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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的味道 
陳煥霏 
 
（圖片來源：http://www.tszwanshan.com/2006/02/blog-post_10.html） 
 
空間包括各種生活上會停留的地方，例如工作的辦公室、居住的屋苑、回
家通往屋邨的小斜路、閒暇時休憩的公園、花園中大自然的林間、等候朋
友的轉角街口、屋邨的小巴站、屋邨的文具鋪、午夜後大特賣的麵包鋪、
二手課本的樓上書店……這些讓人生活中停留的地方，同時是儲蓄記憶味
道的器皿。韓麗珠在〈重建的市區──被規劃的城市生活記憶〉說過「城市
空間是構成人們生活記憶的座標」亦提過「經驗深藏在記憶之中，通過各
種具代表性的人或事物重現。」而這種有時代性及標誌性再現（ re-
presentation）除了代表性的人或事物外，其實各種視覺、嗅覺或聽覺都能擔
起再現的功能。分布在新舊交錯之間的街道是架構回憶的儲存器。 
 
馬國明在《路邊政治經濟學新編》中的一篇〈回憶的香港空間〉中提過《追憶
似水年華》的普魯斯特「童年時嚐過的糕點多年之後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得以
重溫不但記憶猶新，更令他勾起無窮無盡的回憶。」描繪了味道與記憶之間
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氣味總是令人難忘的」，「更勾起無窮無盡的回
憶」，「如果時間洗刷記憶，多年後重現的氣味則令洗刷的記憶的時間覆沒。」
這正正就是班雅明說的：「重溫的氣味足以覆沒長年累月。」 
 
正如承韓麗珠說的「記憶是非常個人化，又充滿選擇性」，而記憶不斷建
構之中，亦有賴所有獨特的標誌的事物去把個人與非個人的記憶連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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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獨有的氣味，獨有的聲音，由人的意識去儲藏起來，就像神經語言規
劃（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簡稱 NLP）中的心錨（Anchoring）理論，
心錨分別有視覺、聽覺、觸覺、嗅覺、 味覺，「當我們在某種心理狀態下，
在身體上某個地方施行一種刺激，便會與其所處的心理狀態連結起來。
每當施行這個刺激時，相關的心理狀態便會重現。」即使離開了特定的
空間太久，但只要憑著那種埋下意識中的氣味或聲音，「被遺忘在非意識
的記憶由記憶海洋跳進意識的氣流中飛翔。」〈回憶的香港空間〉。 
 
然而由集體記憶（ collective memory）延伸出來的是集體意識（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一詞，根據可林斯社會學辭典（Collins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解作「集體意識就是社會作為一種凝聚力量，民眾共有的信念的道德態
度。」集體記憶往後變成那條人以群分的分界線。據 Silverstone《媒體概念
十六講》論何謂群體，「不代表群體中人都擁有相同或相近的種族、階級
背景、觀點、價值觀、習慣行為等等，而是群體之所以是群體，是在種種
的不同之外有一個無形的分界線，分別了不同的群體也介定了某個群體」
可是這種集體意識「在每一個時代都憧憬著下一個時代景象的夢幻中」
《巴黎，十九世紀的首都》（一九三五年提綱），群體寧可把陳舊的事物
埋在於集體的無意識之中。 
 
我們可以於回憶的小巷，憑藉久違的氣味勾起埋藏在過去的童年回憶，重
拾當時以及當下的感知。班雅明也說「回憶是在一件曾發生的事情當中無
限次穿插飛舞的能力」。如果資本主義於城市發展沒有令到大多數人的成
長環境面目全非，有幸保存這些氣味在我們的城市空間之中，某一特定群
眾的成長記憶，便能歸屬儲蓄在構建城市的街道以及「某一特定的天
空」。 
 
因為「成長的天空下有如覆巢一樣，記憶的天空所覆蓋的亦必然是支離破
碎的事物」 筆者與〈回憶的香港空間〉的作者一樣，同是生於斯長於斯的
香港人，不論記憶是個人的或集體的事。遺下的感受「只能寫童年事物的
一鱗半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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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消失的回憶 
於一九八零年把慈雲山邨分拆為五個較小的屋邨，慈民邨為其中之一，當時的
第六十一至六十六座被納入慈民邨。政府曾於一九八三到一九八四年間，為所
有樓齡超過五年的公屋進行全面勘查，發覺有不少大廈的石屎強度均未達標準，
當中有二十六座大廈更低至不能接受的地步，並有即時倒塌危險，慈民邨的第
六十一至六十五座被納入「問題公屋」名單當中。這些「問題公屋」需儘
快清拆，因此按照「擴展重建計劃」，這五座大廈早於一九八零年代後期清
拆，重建為現時的三座新廈及居屋慈安苑的安欣閣。最後第六十六座亦清拆重
建，新廈原擬作居屋出售，其後改作公屋出租，成為現時的慈康邨。（慈民邨
── 維基百科） 
 
大學二年級時，電影系有一科 Sto ry t e l l i ng ，中期作業的主題是
“Chi ldhood”，這促使我重踏一九九二年搬離的童年居住地慈雲
山。重新踏足此地，觀望人及物都面目全非的熟悉街道，就像穿梭
於過去與當下的時空，但是找不著一絲絲的回憶。那是筆者自出生
生活了八、九年的空間，是居住、學習以及閒暇集中停留的空間。
直至二十多年前，慈雲山邨最後一座被清拆前，筆者被迫離開這居住空間。
闊別多年，我已經不能記錄任何熟悉或有關童年的事情了，找不著從前的
一字型的樓宇；沒有流水潺潺的舊式公共洗手間；沒有前面是店鋪，後面
是走廊的食肆、士多；沒有樓下前門的車仔麵檔、大排檔，和理髮鋪等。
從前的樓宇低層與幼稚園的入口相通，小時候妹妹便是出家門後，走到走
廊盡頭便上學去。無論我怎麼想都想不起那時的畫面與氣味。那時的我搬
離出生地後是怎麼解決陌生的感覺，而又是怎樣適應下來的？ 
 
在那次的衝擊後（大概是二零零八年），我回到第二個生活過的地方──
重建中的觀塘。當時討論規劃的氣氛熱烈，生活中充滿了準備收藏陳舊回
憶，起飛出發的意味，例如巴士路線的改道、舊店鋪結業，還有臨時安
置原有使用者的建築物等。就如馬國明在《路邊政治經濟學新編》中的一
篇〈街頭掠影〉指出的「表面上，社會發展就是製造更多的可能，但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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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卻是不斷驅趕每個個體走進龐大的體制裏，成為體制裏細小的一環。」。 
 
「觀塘市中心重建項目（Kwun Tong Town Centre Redevelopment Project） 
是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市區重建項目，位於東九龍觀塘區觀塘市中心裕
民坊一帶，佔地五十七萬平方呎。觀塘市中心重建項目於一九九八年由土
地發展公司公佈，直至二零零七年三月，由其演變為的市區重建局就項目
啟動法定規劃程序，項目至此正式展開。」（觀塘市中心重建項目──維
基百科） 
 
童年回憶的味道必數小販檔街頭美食「碗仔翅」、「臭豆腐」及「韭菜
豬紅豬腸」。那些年居住在慈雲山六十六座，如同一般屋邨的小孩一樣，
課餘時都離不開屋邨，由放學後待到晚上睡覺，日復日。每晚晚飯後等開
夜班的爸爸下班，爸爸常常會買街邊小吃回來，而我們就會圍著他吃飯的
桌子吵吵鬧鬧地陪著他，令人最嘈吵的小食便是「臭豆腐」，因為這種味
道小孩不懂得欣賞。即使長大了，那些歡笑聲仍收藏於回憶的意識中。 
 
離開慈雲山後，當時還是小學生的我，舉家搬到觀塘。母親接我們放學回
家的必經之地是月華街公園的小斜路，一位老伯伯每天黃昏推著手推車在
那裏開爐擺檔賣「韭菜豬紅豬腸」，那是我吃過最熟悉的味道，與小時候
在慈雲山吃到的「韭菜豬紅豬腸」的味道十分相似。母親不一定會買，但
有時也會滿足一下我們的嘴饞。有時晚了放學，或有課外活動晚了回家，
便只能目送老伯伯推著手推車移動去下一個售賣點了。居住在觀塘這條比
較幽靜的街道上二十多年，亦曾經有機會嗅到臭豆腐的特有氣味，住在十樓
以上的住戶都能即時感受這深夜的引誘。夜裏，陣陣嗅味的香氣飄過，隨著
便是手推車經過街道上的車輪聲迴響。 
 
記憶追溯與保存是怎樣使人離開出生地後去解決陌生的感覺，而又適應下
來的？正正經歷了兩次被規劃的過去，我認為街道上似曾相識的氣味往
往帶著我在回憶中往返，在陌生的環境中與親切感和回憶相認。離開了
自小居住的屋邨，帶著不安的心情在新的居住與學習環境中生活，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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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學回家路上，可以接觸到最熟悉的味道。即使在陌生的學習環境渡過
了一整天，然而，依靠著這熟悉的味道，意識的心錨使人回到過去最安全
的記憶之中。 
 
現在只要在深夜時候走到日間賣燒味，夜間是大排檔的店鋪，偷偷品嚐偽
熟悉的氣味，加點想像力，令回憶與之結合，好讓疲於奔命的生活有一支
麻醉劑，忘卻當下的現實。雖然已經吃不到老伯伯的韭菜豬紅，吃到的只
是不盡不實的味道，但還好可以在現在的時間線上，配以過去回憶帶回現在，
伴隨著回憶的味道。 
 
總結 
「小販的世界正在迅速的消失，換來的不是清潔有條理的市容，而是一
個不會使人著魔的世界」，小販的生存空間，特別在黃昏後至深夜的間
巷，更要保持流動性以保安全。人都是要經過損失或創傷，才會重新理
解自己。如果時間的線性是可以打破，即是 David Harvey 的「時間壓縮」
（time-space compression），或者可不以資本主義社會的角度出發，在逐
漸縮小的城市空間？就可同時同步。而流動的氣味，飄逸在特定的街道，
由街道建構出的回憶儲存器，為人們在意識中設下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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